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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弃婴追踪
因为福利院无力承受被送他乡

2008年，温州市儿童福利院的档案室内。年轻的女记者林倩看完许多档案材料，问曾在温州教养院(福利

院前身)工作的李阿姨：“你还记得自然灾害时那些孤儿的事吗？”李阿姨：“记不清楚，只是觉得突然来了很多孩

子，到处都是哭声……”

这是导演陆建光新拍电影《血缘》中的一个片段。

影片中的女主角林倩是温州当地报社的记者，她不断帮助上世纪60年代被送到河南抚养的温州弃婴寻找

亲人。而影片中的李阿姨，陆建光说，现实中也是有原型的，是温州一个叫李根程的老人。

他顿了一下又说：“她也是一位孤儿。”

5万弃婴北上求生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2004年的一天，阳光如同往常扫过那个

位于杭州左家新村的陆建光家。

那天中午，他看到一条新闻：一个温州家

庭在50多年前遗弃了一个女孩，父亲临死前

要儿子重新找到早年遗弃的妹妹。

故事的最后，儿子找了很多年，最终在河

南找到了父亲说的那个“妹妹”，但通过DNA

的比对，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兄妹，但他们仍要

继续相认。

“找不到了，就不找了，这样不也挺好。”

陆建光对新闻最后的那句话尤感深刻。

“看了以后，我就记在心里！”2007年春

节，陆建光发现温州有着大批这样的寻亲故

事，他决定，拍一部有关温州孤儿寻亲的电

影，初定名《血缘》。

在电影筹拍的过程中，一段大规模的温

州婴孩北迁旅程被陆建光慢慢揭开。

1960年前后，食品极度匮乏，上海、浙江、

江苏等地的人们陷入困境，一些家庭不得已

将孩子丢弃。在上海孤儿院最多的一天收到

108个弃婴。各地儿童福利院均已收留了数

倍于正常年份的弃婴，福利机构已无力抚养。

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找到时任内

蒙古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希望他能从牧区调

拨一些奶粉。乌兰夫在请示了周恩来总理之

后，做出了更加有力的决定：发动整个内蒙

古，将一批孤儿送到牧区，交给牧民抚养。

很快，内蒙古也满了，有文献记载草原上

曾出现溺婴事件。

地方政府严查此事后，来自苏浙皖各地

的弃儿开始沿着铁路线到处寻找其他栖身之

所。这一路北上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抛别家

乡的哭声？事后多年人们估算，是5万人。

“这段历史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了。”陆

建光掩卷思考。

在5万北上求生的弃婴中，究竟有多少

是温州的？这些温州弃婴北上的目的地又是

哪里？一个巨大的疑问在陆建光的脑海中形

成。

这个谜直到温州老人李根程的出现才被

解开。

温州市为支持导演拍摄，特地给陆建光

办了一次温州孤儿座谈会。

在那次座谈会上，陆建光遇到了70岁的

李根程。聊天中，陆建光才知道，李根程老人

当年也是一名孤儿，被温州孤儿院收养后就

一直留在孤儿院工作。

那场见面会上，李根程给出了一个数据，

从1957年到1960年底，她护送了670个共11

批婴儿到河南求生，主要是到河南的洛阳、三

门峡、偃师三地。

“50多年前，我送他们走。现在，我要一

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李根程说。

22 遗失的身份档案
现在这些孩子到哪里去了呢？

2010年 9月 28日的中午，雨下

得很大。温州市上吕浦社区一栋老

房子的5楼，李根程家中。

老人艰难地从抽屉最底层拿出

60个纸袋，袋子上写着“温州市儿童

教养院婴幼儿材料袋。”这些泛黄的

袋子全部用旧报纸糊成，正面写着

“孤儿姓名、收容日期、离院日期”，背

面则是糊着的人民日报，报纸上的新

闻显示了这些袋子的制作时间：“全

国人民团结起来，战胜 3 年自然灾

害”。 (3 年自然灾害，指 1959 年至

1961年，也称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大

饥荒、大跃进饥荒)

“当时教养院送一批弃婴到河

南，就保存一批他们的身世资料。”李

根程说，到文革时，这几百份温州孤

儿档案丢得只剩下60多份。

身世档案的丢失给以后孤儿寻

亲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33 国家的孩子
在客厅的沙发上，李根程翻看着

一本当年温州儿童教养院留下来的

孤儿收容登记簿。

她边看边指着孤儿收容簿上的

名字说，60多个弃婴里，只有几个人

有真实的出生年月。“假的远比真的

多”。

之后的那些岁月里，李根程总对

那些千里迢迢来寻亲的人说，“你们

很多人的出生日期是1号、10号、20

号，这些出生日期都是假的，没有那

么凑巧的事情，都是工作人员之后给

你们填的出生日期。”

老人手中的那本模糊不清的孤

儿花名册上，假的不仅仅是出生日

期，还有孤儿们的名字。

在政治当先的那个年代，孤儿的

姓紧跟领袖的姓，意思是孤儿都是领

袖的子女。1956年姓朱，1957年姓

刘，1958姓周……朱是跟朱德，刘是

刘少奇，周就是周恩来了。于是，就

有了周柳桂、刘中华、周国庆这样的

名字。

陆建光说，当年这些弃婴都被叫

作“国家的孩子”、“党的儿女”，国家

养育了他们。

李根程说，河南很多人没有孩

子，他们第一次送孩子去洛阳时，刚

走出洛阳火车站，就被人群围住了，

求子心切的人们抢走了3个婴儿。

后来，军队来人了，军车一路护

送李根程他们到河南洛阳白马寺孤

儿院。

送李根程的军车一到洛阳的白

马寺孤儿院门口，成群结队的养父母

们就开始来接孤儿。

这一过程就像第一代电影“默

片”，没有声音——温州弃婴们一个

接着一个，呆呆地被养父母抱走。

44 最后一招：DNA鉴定
很多温州弃婴在和亲人相认后，

都迈不过DNA鉴定的坎。

“找到了，人家只要愿意，我不介

意不做DNA鉴定。”当年的弃婴杨利

丽说，很多相认并且逐渐建立起来的

亲情，最后因DNA鉴定结果不同，而

分散。

几天来，这支从河南来温州的寻

亲团中，只有邓海峡一个人在温州组

织的寻亲会上找到了疑似亲人。

一次寻亲会结束后，邓海峡和刚

刚相认的疑似亲人吴思千约好第二

天在温州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相见，

做DNA鉴定。

55 一等50年
2010年9月27日晚，河南孤儿寻

亲团在温州的最后一个夜晚，团员们

纷纷回到宾馆里休息，他们中的多数

人一无所获。

他们说，找到的几率极低极低，

有一个邓海峡就很不错了。

暗夜中，弃婴堵艳秋站在宾馆长

长的楼道中不肯回房，她对记者说，

“我有过恨，但是我现在也身为人母，

能够体谅到他们的苦衷。”

50年前，堵艳秋3岁，父亲把她

带到一个巷子拐角后说了一句话，

“我去那儿，你在这边等一会儿。”

父亲说的“等一会儿”，女孩却整

整等了50年，并且不知道结束的尽

头在哪里。那天晚上，楼道中。堵艳

秋哭了，她固执地将脸朝向楼道的尽

头，不让人看见自己的眼泪。

66 “你不是我们亲生的”
虽然没找到真正的亲人，但弃婴

董春春不像其他团员那样忧伤，她在

温州有一个妈妈，董春春一回温州就

跑到福利院工作人员李根程老人的

家里。她管李根程叫李妈妈。

董春春和老人李根程的相识是

通过一封信。

1984年，一封信从河南省偃师

市寄出，寄到了温州市儿童福利院。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拆开信笺，信是董

春春写的，开头就说写给“故乡的

人”。

信上说，董春春的养父母在临死

前告诉她：“你不是我们亲生的。”并

且明确说，她来自温州孤儿院。董春

春知道这段身世后，十分怨恨，但随

后就想找到自己的亲人。

信中，董春春说，每年洛阳赏花

节的时候，她总觉得看花的人群中有

自己的亲人，也许这些亲人也在寻找

她。

2010年 9月 27日，陆建光的片

子《血缘》终于在温州市鹿城文化中

心首映，观众便是当年送到河南去的

72个弃婴。

片子没放到一半，下面就哭成一

片了。 据《都市快报》


